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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常
务副院长潘云鹤近日表示，依据章
程，工程院不会主动撤销“烟草院
士”谢剑平的资格。在记者追问下，
潘云鹤表示，工程院正在对谢剑平
做劝退工作，但对方不接受。他强
调， 权力必须放在法律的笼子里，
对此事的处理也必须按照规章来
办。（3月12日《京华时报》）

“烟草院士”不是正式的称谓，
而是网上的戏称。从这个称谓上可
以看出，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
研究院副院长谢剑平， 及其卷烟
“降焦减害”研究成果，不为民众所
看好。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副部

长黄洁夫，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
程院院士钟南山， 包括打假名人
方舟子等， 均质疑其研究的科学
性与项目的正当性。 从2011年当
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后， 关于谢剑
平的争议一直不断， 可他至今不
肯向社会“屈服”。

学术上存在不同看法是允许
的，专业方面有争论也是正常的。
在一个开放、充满活力的社会，任
何民众都可以表达质疑“降焦减
害” 项目的科学性、 要求谢剑平
“下课”的民意诉求，也允许谢剑
平拥有坚持自己主张的权利。至
少在科学技术尚没有确定其研究

是一个伪命题，相关机构没有认定
其院士评选程序存在“硬伤”之前，
对于“从维护工程院声誉和全国控
烟工作大局， 建议其本人提出辞
呈”一项，谢剑平有权“不接受”，这
正是民主社会的要求，亦是民主社
会必需的代价。

烟草公司与“禁烟”，历来是敏
感的词语。 中国的烟民队伍庞大，
世界上首屈一指，禁烟虽是世界性
的潮流与发展趋势，但中国烟民庞
大且难以控制， 亦是不争的现实。
症结在哪里，众说纷纭，各有依据，
但这难题暂时似乎无解。 显然，不
是民众与谢剑平有“结怨”，而是他

被人们不自觉地立为发泄愤懑与
无奈的标靶。

钟南山院士直言，不撤销“烟
草院士”， 无法向我国几百万因吸
烟罹患肺癌或慢阻肺的患者交代。
还有人认为，以卷烟“降焦减害”等
方式降低大家对健康危害的防范，
是更长远而隐蔽的高效“杀人”。不
能说，他们的观点没有道理。但“烟
草院士”与几百万肺癌或慢阻肺患
者之间， 实在没有必然的因果关
系。而降低香烟中有害物质含量的
研究，竟与高效“杀人”联系在一
起，多少有些勉强。古人云，两害相
权取其轻。 既然在目前语境下，烟

不可能完全禁止，那么卷烟“减害”
研究， 应该说是有可取的一面。中
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陆士新
院士表示， 控制烟草对人类的危
害，应走降低香烟中有害物质含量
之路。而这正与谢剑平院士的研究
方向和科研成果相一致。

我们并不排除“禁烟”与“减
害”后面的利益之争，可面对“烟草
院士”，不妨道德的归道德，学术的
归学术，有争论不是坏事，可以深
化我们对“禁烟”意义的认识。只是
切忌站在道德高地， 以道德压人，
而是要以理服人、以学服人。

■本报评论员 吴晓华

“烟草院士”风波：勿以道德压人

余以为… 推荐…

成立64年的铁道部， 在第七轮政府
机构改革中消失。 铁道部职能一分为三
后，票价会不会上涨成为热议的话题。这
种担心不能说没有道理， 但误读了铁道
部与票价的联系， 也低估了市场机制对
铁路票价的发现和纠偏功能。

光算经济账， 火车票价上涨空间确
实不小。长期以来，铁路系统处于货运赢
利客运赔钱的财务失衡中。 近年来铁路
建设的高速发展， 也提高了铁路部门的
债务。数据显示，截至去年三季度，铁道
部负债2.66万亿元。在铁路总公司成立并
拥有独立经营权后，必然成为债务主体。
要还债，提高票价似乎是当然选择。

但是， 这种猜想只有建立在铁路运
营机制不会发生变化的基础上才成立。
铁路系统改革，撤销铁道部，既是统筹协
调立体交通资源的需要， 也是打破堡垒
引入竞争机制的前提。 火车票价是否会
上涨， 关键不在于有没有铁道部这块牌
子，而在于一分为三之后，真正的市场机
制能否引入并扎下根来。

过去实行行政定价，众所诟病。行政
定价固然提供了保护性定价的渠道，有
利于保证定价时考虑铁路的公益性一
面，但更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运力资源
的错配和价格水平的荒唐。比如，即使春
运期间也有车次近乎空驶， 而火车供应
饭菜的质次价高更是屡见不鲜。 这种错
配造成的损失， 最终都会从乘客成本中
弥补。这不是我们应该认可的价格机制。

考量是否建立了市场机制， 当然包
括铁路总公司的企业化， 但更关键之处
在于其下属分支机构之间能否实现充分
竞争，在于社会资金能否进入这一领域，
并享有与原铁道部有血缘关系的企业平
等竞争的环境。 如果在铁路系统中实现
了充分竞争，即使票价上涨也是局部的、
可逆的。尊重市场定价，意味着在运力紧
张的时间和路段，票价可能上浮；也意味
着在运力相对不紧张的时间和路段，票
价可能下浮。从全局看，随着铁路运力供
应能力的持续增强，并构建起从航空、水
运到公路和铁路之间的充分竞争关系，
票价总体下浮的可能更大———这是行政
定价不会提供的前景。

相信市场力量， 比相信行政惯性更
靠谱。对于铁路系统改革转型，更多需要
的是鼓励和时间。

■迩晓 摘自《京华时报》

别误读了
铁道部与票价的联系

日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
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张树华
表示，中国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
深受其害，荒废正常学业，使整个中
国的教育质量遭到毁灭性打击，汉语
也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因而中国应
该制定科学的外语教育战略。（3月
12日中国网）

鉴于英语的使用范围与流行程
度，以及英语所代表的西方先进的技
术与经验，中国要发展，必然要学习
英语，从这一点来看，学习英语本身
是没有错的，“英语热”只是中国现代
化进程当中的小小缩影，类似于当年
的“日语热”与当下方兴未艾的“汉语
热”。

但将教育质量下滑的原因统统
归咎于英语，则有失偏颇，要知道，当
年的“日语热”并没有引发日本教育
质量的下滑，反而走上了科教强国的
快车道，当下的“汉语热”也没有引发
西方国家教育质量的下滑，反而促进
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教育质量下滑要怪也只能怪应试
教育的评价体系，让“英语热”产生异
化， 任何考试与资格评定都唯英语是
从， 将英语硬生生嵌入评价体系的核
心， 并没有按实际情况差别化对待，进
而造成英语考试一头独大，消耗大量人
力物力资源不说，还扭曲了考试原本的
目的。

按照张树华的说法，英语考试“一
票否决”有违专业选拔的初衷，专业成
绩优良或者业务能力突出者，往往因为
英语成绩不达标而失去了深造的可能。
以此观之，在各类考试当中差别化对待
英语考试，灵活调整权重，弱化英语实
质上的“一票否决”作用，是紧急而且必
要的。

不要只赖外语拖后腿，这只是教育
病的表征，阻止教育质量下滑，真正要
摒弃的是应试教育的评价体系，考试只
是检验教育成果的一种工具，而不是教
育的唯一目的，就这一点而言，张树华
委员提出制定科学的外语战略，颇具现
实意义。 ■熊伟强

连日来，黄浦江上游水域漂浮
死猪事件引起广泛关注。上海官方
11日消息称，经核查，初步确定这
些死猪来自浙江嘉兴地区。据不完
全统计，目前上海水域已打捞起死
猪数千头；浙江省农业厅和嘉兴市
12日发布消息称，嘉兴未发生生猪
疫情。目前正在协助上海调查死猪
来源， 并组织力量加紧清理河道。
（3月12日 新华社）

这是一起产生跨流域影响的
事件，类似的事件，并非孤例。去年
长治水污染的曝光路径，就和这个
雷同：长治污染，污染物排入的是
一条三省共享的重要河流。等到河
北邯郸开始全城“抢水”，倒查起来
才知道污染源是山西长治。这次死
猪流入黄浦江，重复了这一路径。

既然不同地区共享同一河流，
那么公共责任就不应该如绵绵水
流一样，不可分割，不能过度碎片
化。同一流域的公共治理，应该一
以贯之。 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之间，
则应资源整合信息共享，一旦出现
紧急情况， 也有长效联动机制兜
底，可以精诚合作，快速反应。

不光是地域和物理意义上的
跨流域联动，公职部门主动作为的
跨域合作，也是政府转变职能的要
求。职能的转变，也是权力的转身：
向服务型、创新型、法治型政府转
身。从解决民众最关心最现实的问
题入手， 充分回应社会现实关切，
俯身服务民众，系统前瞻性地解决
以前久拖不决的疑难杂症。

合作， 就是要打破小团体小部
门利益的窠臼， 着眼民生福祉公共
利益的大局。比如畜牧、防疫、环保、
质检部门不要都想着这个超出了职
能范围，自有其它部门接手，我能闭
只眼就绝不睁只眼。 个个都这样懈
怠， 就只会增加权力在服务民众时
的惰性，后知后觉，消极无为。

回到死猪事件，背后有无行政
不作为，监管不给力等隐性因素作
祟？嘉兴媒体也曾报道当地养殖密
度大、环境透支严重、少数养殖户
随意丢弃死猪现象，为何直到黄浦
江上突然漂来大量死猪，才引起多
方关注？生产、养殖方式的改进，环
保意识、 动物防疫问题的强化培
训、 无害化处理的奖补措施等，有
多少可以多部门积极合作的工作，
被我们长期忽视了？ 希望这次事
件，能开启一个多地多部门跨域合
作的大门。 ■李晓亮

“死猪事件”
能否开启跨域合作大门

时务观察…

昨天下午， 现代快报记者获悉，
盐城市红十字会第五届理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盐城市红十字
会捐薪会员管理办法》， 今后捐款者
在遭遇困难时可优先得到救助，并可
获得相应表彰。这意味着，盐城市在
全国率先建立捐薪回馈激励机制。（3
月12日《现代快报》）

江苏盐城红会的捐薪回馈激励
机制，慈善之中隐约裹挟着世俗交易
的味道。更关键的是，社会信任链条
脱节的红会等慈善机构，不着眼于制
度改革， 却做一些隔靴搔痒的“抒
情”，难免叫人反感。

但是，“捐款者优先获助”真的一
无是处吗？

起码有一点是肯定的，有点像保
险买卖的捐薪回馈激励机制，对人们
无疑有一定的吸引力。 有数据显示，
2012年我国社会捐赠总量约700多
亿元，与前年相比降幅超过1成多，而
人们的捐赠热情降低无疑是主因之
一。现今盐城红会想出法子来唤醒人
们的慈善热情，未尝不是一种积极补
救措施。

况且，捐薪回馈激励机制的一些

规定，譬如，将详细登记捐薪会员每一
笔捐款数额、时间等信息，且供查阅；红
会也会将捐款使用情况及时发布，让捐
款者知晓。流露出的改变诚意也是显而
易见的。而尽量地公开、保障捐款者的
知情权本来也是当前整个慈善机构须
致力解决的地方之一。

慈善虽不是功利化的交换，但也难
以脱离柴米油盐似的考量， 归根结底，
做慈善终究需回归到钱的问题、利益的
问题。譬如在美国，《全国与服务社区法
案》规定，做满1400小时的青年义工,
政府将提供4725美元的奖学金，“有偿
社工”有法律规定。此外，更遑论“慈善
免税”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捐款者优先获助”，说到底是一种
次优选择，诚然不那么完美，但在当前
语境内也有存在的理由。当然，盐城红
会也应有忧患意识。一者，机制规定应
落到实处， 切实践履规定中的诸多承
诺，须知，当前关乎慈善组织任何蛛丝
马迹的失信，都极不利于慈善事业的发
展。二者，慈善之“病”，在于制度的“骨
髓”，唯有对制度刮骨疗毒，才能真正挽
回慈善组织的公信。

■刘孙恒

“捐款者优先获助”不乏可取之处

“科学的外语教育战略”
要摒弃应试评价体系


